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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严幼馨（鑫达实业总公司）

每当经过仙霞西路桥时，我就
会想到童年的家，回忆起上海县老
宅小学———“我家”的学堂。
我家旧址门牌号是老宅 20

号，老屋的中心位置，就是现在的仙
霞西路跨（外环）线桥东首上坡处，
紧靠北侧的高尔夫球训练场。
我家是绞圈房子，五开间二进

深，前后左右共有 14间。房子北面
是一大片竹园。据当时宅上老人讲，
绞圈房子的房龄已有约 200 年，如
果留到现在的话应该近 300 年了。
房子骨架是全木榫卯结构连接，青
砖墙、竹枪篱、铺地砖，墙门头上有
青砖浮雕，门窗有木雕图案，檐口滴
水青瓦上有各种吉利图案和文字，
客堂里长条形搁几上有 “荣春堂
严”四个楷书大字。在我印象中，形
神俱似苏州木渎镇的“严家花园”。

上海县老宅小学就开办在这些
房子里。无从考证我家开办学堂的确
切年份。听我母亲讲，20世纪初的民
国初年，我祖父先腾出两间房子供
“三民小学”用，后来，学生逐渐多起
来，再提供房子作为教室。到了民国中
后期，“三民小学”改称“老宅小学”，
规模已达到1-6年级六个班级。
除老宅东西两个自然村的小孩

就近入读外，几公里外的木干桥、陆
家楼、南北园、殁官堂等村落的家
长，也带着小孩来报名读书。后来教
室不够用，我父亲就在绞圈房子东
南侧，自掏腰包建造了两间带走廊
的新式洋房，叫做“外课堂”。另外
还新建了两间男、女厕所。这些还是
新中国成立前的事。
我家灶间（即厨房）在南面的

落檐间，睡觉的房间在北面次间，当
中两间东厢房作教室，西厢房是校
长和教师办公室。放学后，我就可以

在“学校”里来回走动。白天是教
室，琅琅的读书声萦绕在我家的前
后左右；晚上是过道，黑暗中都是母
亲拿着玻璃罩煤油灯，我和四个姐
姐在微弱的灯光下，蹑手蹑脚走过
东厢房回到房间。
有时，上课的老师剩下几个粉

笔头没拿走，放学后我就有机会搬
来凳子站上去，好奇地在黑板上涂
涂写写。当然，最后都要按照母亲
的叮嘱，自己动手揩得干干净净，再
把凳子放好。
印象中老宅小学没有围墙，是

开放式的。学堂门前有个大操场，
南面一半是泥地，北面靠房子的一
半操场用大青砖铺就。操场东侧有
一个沙坑，南侧有根高高的木头旗
杆。早上，全校各个班级在此列队
升国旗。
放学后，小朋友们就在在旗杆

下白相，在操场上“捉夜猫”。特别

是就近的严氏学生，回家放了书包
还会到外课堂走廊里来做游戏，大
家在自家的地盘上，可以尽兴玩，玩
到家里大人叫回去吃饭。真是“长在
红旗下，玩在操场上”。农忙时节，生
产队也会借操场当作打谷场用。
1966 年，我进了小学一年级。

跨一步过个门槛就是学堂，这大概
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上学路”吧！后
来，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的号召下，小学学制也缩短了，六年
级仅读一个学期，就升初中了。
1970年，老宅小学搬迁到了马

家桥村小泾浪生产队的新校舍，叫
“五七小学”。从此，我也开始跟其他
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走路去五七
小学上学了。不久，学堂名称又改回
“老宅小学”。由于仍沿用“上海县
老宅小学”的校名，我感觉好像还是
在我家的学堂里读完了小学课程。
其实，上海县老宅小学一直是

官办学堂，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和教
材使用等都由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安
排和管理。所以，老宅小学并不真正
是我家的学堂，我家只是一直给学
堂提供了教学用房而已。
老宅小学搬走时，空荡荡的房

子全部还给了我家，还有落在墙角
的几捆连环画小人书。10 年后，我
21岁。当时村里家家户户攀比造新
楼房，我们兄弟姐妹也拆除了已经
破旧的绞圈房子，在我家和老宅小
学旧址上，分两次新造了四幢两上
两下的楼房以及几间辅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老宅

小学又新扩建了校舍，接收了另两
所小学的学生，更名为长宁区淞虹
路小学。
如今，老宅小学旧址已消失。还

好，仙霞西路桥一架跨东西，正建在
我家和“我家”学堂旧址上，每每经
过，总能唤起那些从未消失的回忆。

【记忆新泾】

拜年：恭喜健康

文 黄发明（林泉居民区）

春节里，一个重要的年俗，就是
拜年。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习俗，是人
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良好祝愿的
一种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好尚
和追求。

拜年，一般是晚辈向长辈、学生
向老师、学徒向师父、下级向上级，
还有同辈的亲友、同学、同事之同的
互相道贺。拜年的形式，古时一般上
门拜年，尤其是大户人家，难以登门
遍访的，便派仆人带去名片（称为
“飞帖”）拜年，有的还特设“门
簿”，用来登记客人的往来姓名和
“飞帖”。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
进步、民俗的演变，拜年的习俗也在
变化，如曾经风行一时的贺年卡，似
乎就是古代“飞帖”的遗风，如今，
贺年卡已渐趋冷落。在今天这个网
络时代，手机短信拜年，微信、微博
拜年成了时尚，同时，为了适应快
节奏时代，人们追求节约时间，简
化繁琐的拜年方式，那就是 “团
拜”，同事、同学、朋友相邀欢聚拜
年，互致祝贺。

拜年时，都要行拱手礼，在中国
民俗节日文化礼俗中，拱手礼的动
作有讲究，讲规矩，行礼时，起身站

立，上身挺直或微俯，行礼时，两手
胸前相合，以示“敬意”，同时右手
抱空拳，左手抱住右拳，停于胸
前，目注对方，有节奏地在胸前微
微晃动，不宜过高过激，以示“吉
祥”，并以祝福语同时进行。但是，
在荧屏上、广告中，以至日常生活
中，我们看到的拱手机，存在不同
程度的不规范动作，随意而不伦，所
以，节日礼俗，也是一门学问，应该
学些，很实用。
千百年来，春节拜年的祝福语，

都是流行“恭喜发财”，如今，大年
初一拜年的祝福语，都改说“恭喜
健康”，这一转变，适应时代潮流，
顺应人们期盼和追求。
的确，人生最大财富、最大追求

是健康。有了健康，才有一切，失去健
康，便失去一切，金钱有价，健康无
价。金子可以“千金散尽还复来”，而
健康却是“江水东流不复回”。
那么，怎么样的健康才是真正

的健康呢？1989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健康作了新的定义，包
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
好和道德健康、重视生活和人生质
量。朋友，让我们在拜年时，都从心
底里道一声“恭喜健康”吧！更显时
代风貌，更合人们心中祈盼！

【生活札记】

崇明围垦娘子军

【生活随笔】

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1960年秋天至 1961 年春天，
上海三万多名干部、工人、教师、学
生、店员、社会青年和里弄居民组成
的围垦大军，参加了崇明岛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围垦，在“潮来一片汪
洋、潮退一片芦苇”的荒滩上围垦
造田 12 多万亩土地，为国家创造
了巨大的财富。在这次大围垦中，
长宁区围垦指挥部有一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娘子军队伍，奋战
在艰苦的合隆沙垦区，栉风沐雨，筚
路褴褛，筑堤围海，垦荒造田，历尽
千辛万苦，打赢了一个个硬仗，立下
了汗马功劳。
那是 1958 年，大量的妇女可

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
投入生产劳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长宁区的 400多名解放出来
的家庭妇女，组成了一支名为“治
浜大队”的娘子军队伍，专门承担
治理黑臭河浜、整治脏乱环境的重
任，令人刮目相看。她们爱岗敬业，
吃苦耐劳，忘我劳动，屡创佳绩，赢
得领导的信任，把繁重艰巨的市政
基础建设工程交给她们去做。她们
先后修建南翔铁路编组站、开挖天
山公园人工河、修筑中山环路和中
山西路桥等工程，工效快，质量好，
成为一支拉得出、打得响、打得赢的
娘子军队伍，她们的事迹曾在报纸
上被报道。
崇明大围垦一开始，区领导充

分相信这支娘子军队伍的必胜信念
和坚强的战斗力，委以重任，让她们
参加围垦战斗，再创佳绩。领导的
信任，围垦的重任，使她们人人无比

激动，满怀豪情，铿锵有力地说：
“参加崇明围垦，建设上海副食品
基地，这是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这是
无上光荣的事情，我们决不辜负领
导的重托，努力拼搏，坚决打赢围垦
的这一场硬仗！”于是，她们随大部
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扬子
江，踏上了合隆沙垦区。

一到垦区，娘子军立马投入了
紧张的战斗。队伍一分为二，小部
队去修筑道路，打通长宁、徐汇、卢
湾、普陀等区进出的生命大通道。
而大部队则奔赴筑堤工地，住芦苇
棚，吃苞米饭，脚踏污泥，头顶青天，
日以继夜，修筑大堤，经受了从未有
过的、极其繁重的劳动和难以想象
的艰苦考验。在修筑西坝大堤时，
正逢连续阴雨天，蒙蒙细雨下个不
停，工地泥路异常湿滑难行。她们
两人成一档，扛着装满泥块的箩筐，
在工地上一步一滑、一摇一晃艰难
地来回行走。她们摔了一跤又一跤，
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咬紧
牙关坚持劳动。有的人半天摔了 10
多跤，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还自嘲
为“崇明泥拖黄鱼”，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

在修筑北大堤时，这支娘子军
队伍的非凡表现更是令人佩服得五
体投地。在筑堤工地上，她们的进
度、工效、质量一直名列前茅。在她
们隔壁的一个男子队不相信她们有
那么大的能量，向她们下了战书要
比个高低。比赛那天，面对身强力
壮的男子汉，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
气势，娘子军没有一点惧色，精神抖
擞，英勇顽强，投入比赛。她们不但
以“力”取胜，更以“巧”取胜，你追

我赶，你赶我超，筑堤进度一直领
先，最终夺得胜利，使那些男子汉输
得心服口服，翘起大拇指说：“娘子
军真是伟大！伟大！”
1960 年 11 月 22 日，崇明岛

遭受百年未遇的“怪潮”袭击。这天
中午，娘子军收工回居所，途经一条
又大又深的洪沟，原来用毛竹搭的
便桥被潮水冲垮了。洪沟的水流十
分湍急，人倘若涉水过河必有危险。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八位女干部
挺身而出，腰里缚上绳子，让岸上的
人拉住，肩扛着芦苇梱跳进齐腰深
的急流中，搭起了一座芦苇便桥，一
百多名娘子军从她们的肩上走过了
洪沟，真是不亚于战争年代那种惊
心动魄的场景。
娘子军们回到居所，饭也顾不

上吃，立即投入战“怪潮”的战斗。
她们拼命挥锹挖土，挑着泥担飞快
奔跑，抢在“怪潮”到来之前在居所
四周筑起一道小围堤。小围堤刚刚筑
好，“怪潮”凶神恶煞般地冲了过来，
小堤被冲开了一个决口，“怪潮”像
脱缰的野马冲向居所。在这紧急关
头，女于部张静芳、马霞、方水仙等
20多人跳入水中筑起了人墙，跪倒
在水中用自己的身体阻挡着 “怪
潮”。最后，“怪潮”还是冲夸了小
堤，冲进了宿舍、食堂、仓库等地方。
娘子军又争先恐后冲向仓库，冲向食
堂，抢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经过围垦战斗的洗礼，一批娘

子军骨干脱颖而出，围垦结束回市
区后得到重用，成为街道和里弄的
干部，而大多数娘子军重干老本行，
继续为整治环境、美化城市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